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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带给我们深刻的快乐
——访国家话剧院副院长、著名导演王晓鹰

京 东

碧山戏剧文化创意基地简介

碧山戏剧文化创意基地位于安徽黄山市黟县。这里山环水绕，生态完好，人文深厚，西递、宏村、南屏、关麓等一批

古村落保存完整，宗族文化、风水文化、农耕文化、徽派建筑文化集中展现。在这方土地上，自然变化造就的万千气象赋

予人们无穷创作灵感，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戏剧、影视和摄影作品。

黟县碧山镇距县城4公里，“枕山、环水、面屏”，是典型的风水宝地。唐代大诗人李白在此写下了“问余何意栖碧山，

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的佳句。2010年，大家文化在碧山觅得一废弃院落，保留、修缮规

模较大的清代建筑，规划建设一组徽派小型精品民俗客栈，并拥有占地面积近 30亩的徽派园林，主要为编剧、导演、作

曲、舞美等提供创作服务。大型现代黄梅戏《半个月亮》是碧山戏剧文化创意基地首部力作，碧山和黟县的山水人文激

发了主创人员的创作灵感，给这部作品增添了无数精彩的创意。目前，基地正在着手建立碧山戏剧文化投资基金和戏

剧传播机构，积极探索剧目策划、剧目生产、剧目营销各个环节相对独立又相互促进的运作模式，把专业剧团从筹资、策

划、营销这些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投入剧目排练这一生产环节，确保高水平的舞台演出效果。

安庆大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简介

安庆大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致力于发展黄梅戏文化和安庆地方文化。2006年，大家文化响应安庆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

文化体制改革的号召，同原黄梅戏一团合资创办安庆黄梅戏会馆。7年多来，黄梅戏会馆坚持演出2000多场次，接待观众约30

万人次，营业收入 1500万元，为剧团和演员创造收入近 500万元。此外，大家文化还投资参与拍摄大型历史纪录片《大戏黄

梅》，整理发掘黄梅戏传统唱腔《寻找湮逝的黄梅》，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好评。大家文化还在安徽黟县碧山建立了戏剧文

化创意基地，为戏剧创作提供全方位服务。大型现代黄梅戏《半个月亮》是碧山戏剧文化创意基地首部力作，根据黟县民歌

《十送郎》创意策划。

在7年多的经营实践中，大家文化始终围绕黄梅戏艺术产业化问题不断探索，下决心“突破一个瓶颈、整合两个资源、实现

三个结合”，即突破体制瓶颈，有效整合市场和人才两大资源，努力实现发掘整理传统剧目和继承创新相结合、定点演出和巡

回展演相结合、发展黄梅戏舞台艺术和影视歌舞等多门类综合艺术相结合，努力为黄梅戏艺术创造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大

家文化将按照这一思路加大投入、加快发展，为黄梅戏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在中国，以抗日战争为题材

的文艺作品写到现在，开始发生

一些立意上的变化，比如说不再

以军事斗争为主体，不再以军事

胜负为结局，而把笔触深入抗争者

和侵略者的情感领域，通过道义较

量和灵魂博弈来剖析战争的性质，

反思战争的灾难。这种变化是意味

深长的：当战争双方的所作所为都

在谋划如何打胜仗的时候，对于他

们的性格刻画、形象塑造，以及由此

蕴含的对于战争的解读，都会受到

局限；一旦变换视角，让人物形象偏

离枪声大作、炮火连天的场面，在战

争所关联的情感漩涡中接受冲刷和

涤荡，接受挤压和拷问，可以爆发出

讴歌抗争者、控诉侵略者的强大精

神动力。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新

近创作、演出的黄梅戏《半个月亮》，

就是这种变化的积极成果。

把剧情的时间背景设定在抗日

战争结束的前夕，是《半个月亮》得以

顺利变换视角、深化立意的前提。此

时此刻，日本侵略者败局已定，即将

投降，不再有军事占领的得意，只剩

下战争失败的惆怅。所以，日军指

挥官渡边大佐上场伊始，就对莲花

唱出来能够令人心碎的那支情歌

发生浓厚兴趣，执意要听，非听不

可。渡边的心中可谓百感交集：思

念着曾经情歌送别而今在战争中

葬身火海的千惠，眷顾着曾经绚烂

飞舞而今在战争中无声飘零的樱

花，检讨着战争所带来的破坏和毁

灭，残留着节节败退的心存不甘和

最后的疯狂。他太需要听这支情

歌了，想在绝望中得到些许慰藉，

想在对于歌唱者的征服中得到些

许 哪 怕 是 虚 幻 的 和 意 念 上 的 满

足。面对渡边，莲花坚决不唱，死

也不唱。她的情歌只能唱给心爱

的山哥，而山哥为了民族尊严，正

在前线跟侵略者你死我活，浴血奋

战。她无论如何也不会开口歌唱，

并且正告渡边，在战场上得不到的

东西，到这儿同样休想得到。就

这样，戏剧冲突围绕着情歌的唱

与不唱展开了。

莲花的坚决不唱，死也不唱，

是拒绝渡边的态度，是宁折不弯

的气节，是坚定不移的信念。其

实，她心底珍藏的情歌总要唱出

来，如果真的始终不唱，剧情也就

难以推动和进展了。我们看到，莲

花在剧中三次张口，三度歌唱，三

种语境，三重韵味，恰恰是这层层

递进的不唱而唱，组织着剧作的结

构，升华着剧作的思想。第一次张

口是剧情铺垫，依托最本色的背

景，唱出最质朴的音调，把柔情荡

漾的情歌介绍给观众。面对勇敢

出征、生死置之度外的情郎，莲花

用私语呢喃、意绪缠绵的歌声为山

哥壮行，用爱情的力量激发山哥的

斗志，惟其这般相爱，一定要彻底消

灭侵略者，让更多的人更加长久地

享受相爱的幸福。第二次张口是剧

情转折，依托最紧迫的关头，唱出最

执着的节奏，把两难之间的郑重抉

择宣布给观众。面对身陷困境、生

死相依的小姑，莲花用若断若续、泣

不成声的哼鸣向岚儿诀别，用亲情

的力量鼓舞岚儿的勇气——我们

虽死无憾，决不屈服于侵略者的淫

威，决不动摇半分退让半分。第三

次张口是剧情高潮，依托最光辉的

理想，唱出最高昂的旋律，把一个

手无寸铁的胜利者形象奉献给观

众。面对穷途末路、丧心病狂的敌

人，莲花继承山哥的遗志，以情歌

为匕首刺穿渡边的心脏，以情歌为

枪炮摧毁渡边的意志，以情歌为命

令向侵略者发出最后通牒，以情歌

为宣言昭示《半个月亮》的戏剧结

局：今天月缺明天月圆。

渡边很需要情歌的抚慰，尽

管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终于没有

得逞，没有实现执意要听、非听不

可的非分之想。莲花虽然三次张

口，三度歌唱，终于没有唱出渡边

所需要的声音，完成了坚决不唱、

死也不唱的神圣使命。直到渡边

不再需要的时候，莲花却执意要

唱，非唱不可，以情歌为武器，给

了侵略者精神上的致命打击。我

们认为，当冲突双方的情感诉求

在对立中发生了颠覆性转换，《半

个月亮》的戏剧性便由此确立；我

们还认为，当冲突双方的情感诉

求以抗争者的坚持和侵略者的放

弃而告终，《半个月亮》的戏剧任

务便得到圆满呈现。

或许有人会问，渡边之流的

丑陋形象已经牢牢固定在历史的耻

辱柱上，描写他们的情感诉求和精

神需求，描写他们失意之时也需要

安抚，内心也有难以觉察的一丝人

性泛起，与他们通常暴露的狰狞面

目是否矛盾？在我们看来，战争题

材的文艺作品所表达的消除战乱、

永久和平的美好愿望应当属于全

人类，抗争者用饱受欺凌的经历和

奋起回击的行为反抗侵略，理所当

然，天经地义，而侵略者用现身说法

反思战争的罪恶，也是不堪回首，大

势所趋。正是在这一点上，《半个

月亮》表现出更加周严的反战思

维，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创作启示。

问：黄梅戏《半个月亮》去年

国 庆 合 肥 首 演 以 后 ，在 安 庆 、南

京、北京等地举行了多场演出，反

响热烈。大幕拉开以后，观众就

沉浸在浓厚的艺术氛围和冷峻的

思索中。很多观众看了第一场，

还来看第二场、第三场，每一次观

看都有新的发现、新的惊喜。您

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答：应当说，《半个月亮》是我

和我的团队突破传统戏曲的写实

主义手法，给观众奉献了一台注入

了理性精神和思辨色彩的戏剧，是

将观众的视角引向人物情感深处

的戏剧。这样的戏剧，需要观众在

感受艺术熏陶的同时，以自己对生

活、对世界、对人生、对生命的理解

和领悟去产生心灵的共鸣。

《半个月亮》的故事情节很简

单。一个大势已去的日本大佐渡

边偶然闻知莲花姑娘唱的一首让

人心碎的《送郎歌》，这使他蓦然

想起了 8 年前他的妻子千惠送别

时为他唱的家乡的《送郎歌》，可

他再也听不到他妻子的歌声，因

为千惠已经在盟军对日本的轰炸

中丧生。这个在战争中早已丧尽

人性的恶魔，企望《送郎歌》给他

带来心灵的慰藉。可不料想，他

面对的是一个外表纤弱但内心却

十分刚烈的江南女子，她的《送郎

歌》只为山哥哥一个人唱！于是，

整 个 剧 情 就 围 绕 着“ 唱 ”和“ 不

唱”、渡边“要听”而最后又“怕听”

戏剧性地展开了。正是苦守真情

的 莲 花 ，正 是 这 首 痴 绝 的《送 郎

歌》，使渡边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

侵略者，在日本投降之际，经历了

一场心灵的绞杀。

《半个月亮》不仅歌颂了中国

人民的英勇抗战，而且把笔触深

入抗争者和侵略者的情感领域，

通过人性和兽性的冲撞，揭示战

争对人类造成的灾难。在刻画渡

边这个人物时，没有将这个丧尽

人性的侵略者简单地脸谱化，不

仅充分表现他的凶残和阴险，而

且运用舞台假定性原则来揭示他

难以言喻的复杂内心。今年 1 月

在南京演出时，剧组全体人员参

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纪念馆

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解说词：“战争

是人类文明的浩劫，是滋长兽性、

虐杀人性的野蛮机器。”渡边就是

这句话最好的注解。《半个月亮》

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它新颖独特的

视角和对战争多视点、多角度的

透析和反思。

问：您在《半个月亮》“导演的

话”中说：“真正杀死侵略者的是这

歌声和这舞蹈背后的古老、坚韧、

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您在创作

过程中是如何表现这些思想的？

答：大概是前年 10 月底，余青

峰来北京讨论剧本，著名戏剧理论

家李春喜老师深有感触地说：“这

个本子立意很高，角度很刁，但一

首《送郎歌》唱死了一个日本大佐，

单从剧本看，还不足以令人信服。”

带着这个问题，去年 4 月我们主创

班子一起去徽州采风。

徽州地区自然秀美，人文深

厚，宗族文化、风水文化、耕读文化

在这里得以集中展现，使你深深感

受 着 浸 润 中 华 几 千 年 的 文 化 传

统。在宏村“承志堂”，我从板壁上

发 现 了 一 块 刻 着 凤 舞 造 型 的 木

雕。黟县文化馆的同志向我们介

绍，凤舞是当地节庆活动中女人们

的群舞，主要表达对远行的男人们

的祝愿祈祷和对家园的坚守。我

们将凤舞挖掘出来成为《半个月

亮》的文化背景，用我们的专业术

语，就是把凤舞作为这台戏的形象

种子，配以古朴苍劲的主题音乐，

根据剧情发展在剧中多次呈现、贯

穿始终，直至把全剧推向高潮。《送

郎歌》也好，凤舞也好，凝结着我们

这个民族绵延数千年的文化传统，

甚至包含着“诗礼传家”“忠孝节

义”这些儒家文化传统。正是这种

文化传统孕育出的百折不挠的民

族精神和人性的光辉，在渡边行将

灭亡之际映射出他人性的缺失，使

他经历了一场撕心裂肺的对灵魂

的拷问。

问：的确如此，您在二度创作

中融入了您对文化传统和生命传

统的深沉思考，并充分调动各种艺

术手段来表现这一思想，使这部作

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都达到了一

个新高度。您刚才谈到“形象种

子”，请您具体解释一下它的含义。

答：“形象种子”这一概念最

早 见 于 斯 坦 尼 斯 拉 夫 斯 基 的 论

著，原是一个有关表演艺术的术

语。《导演学基础》的作者古里也

夫在论述导演构思时沿用了“种

子”这个比喻，意指“概况性的演

出形象”。徐晓钟老师把寻找“形

象种子”作为导演构思最重要的

内容之一，并把它定义为“哲理的

形象、形象化的哲理”。我把它称

为承载着创作者诗情哲思的表现

性舞台意象。

问：我读过您的著作《从假定

性到诗化意象》，书中有一个章节

专门论述表现性舞台意象。请您

简要阐述一下它的内涵。

答：所谓表现性舞台意象是

相对于再现性舞台意象而言的。

再现的对象是客观世界，再现的

情景和意象本身有着一定的象征

意 义 ，是 合 乎 现 实 逻 辑 的 象 征 。

《半 个 月 亮》再 现 了 抗 战 胜 利 前

夕发生在唐村的一段心灵博弈。

故事时间跨度很短，我们在考虑

舞美设计时，没有进行多场景的

转 换 ，而 是 按 照“ 三 一 律 ”的 原

则，在舞台设计了具有高度逼真

的再现性形象“大祠堂”，并悬挂

有“春云夏雨秋月夜，唐诗晋字汉

文章”的对联及“气自光华”的牌

匾，大祠堂、古村落、《送郎歌》和

凤舞一起汇成了一股强烈的文化

意象，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

统、生命传统。

捕捉和创造再现性舞台意象

是戏剧创作最基本的手段，但是依

靠传统的写实性手法难以实现创

作意图时，我们必须超越生活表象

的局限，闯进只有情感才能进入的

不可模仿的世界，使戏剧的象征性

从具象走向抽象。德国哲学家卡

尔西说过：“艺术使我们看到的是

人的灵魂的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

运动。”在戏剧舞台，我们依靠再现

性舞台意象无法直接表达这种潜

隐在人的精神深处的情感活动，就

要突破现实逻辑的制约创造表现

性舞台意象，直接、深刻、强烈地表

达创作主体的哲思和精神活动，强

化戏剧效果。在《半个月亮》二度

创作中，我们大量运用了这种创作

手法。譬如说，凤舞就是这台戏的

“形象种子”，象征着我们的文化传

统、生命传统，是创作主体哲思的

“物化”；又譬如，千惠先后在舞台

上出现三次，特别是最后捧着一把

利剑徐徐上场，表现的就是渡边复

杂、痛苦的内心活动，是渡边精神

活动的“外化”。创造表象性舞台

意象是现代戏剧创作的重要手段，

需要我们随着剧情的发展去揣摩

和体会，从而产生心灵的共鸣。

问：的确如此，《半个月亮》使我

对战争这一主题有了新的更深刻的

认识，但也有一些观众觉得还不够

“解渴”。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答：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实际

上涉及到了戏剧创作和观众对戏

剧的审美要求和价值取向。我们

知道，中国传统戏曲讲求表演艺

术的“行当化”和“程式化”，唱、

念、做、打这些表演技巧实际上已

经成为相对独立的审美对象，演

员和观众对戏剧形式的追求远远

大于对内容和主题的领悟，往往停

留在对戏剧的表层观赏和感官愉

悦上。现代戏剧则侧重于发掘戏

剧的哲学意义，调动各种手段强化

观众的凝重感、苦涩感，警醒和开

启观众的心智，准确地传达创作者

对社会生活的深沉思考。但这并

不意味着对传统戏曲艺术的排斥

和拒绝。我们要打破传统戏曲的

结构功能，把传统戏曲的表演技巧

化而用之，使之服从并服务于戏剧

主题，而不能游离于主题之外，去

赚取观众廉价的喝彩。换句话说，

不能片面地去追求“解渴”，我们

的戏剧要讲求力度，让观众去思

考、去品味，从深刻的思考中享受

戏剧带给我们的深刻的快乐！

《半个月亮》自安庆来，必须

要看看。看了，有点心惊胆战，比

较心满意足。心惊胆战，是因为

《半个月亮》很难；心满意足，是因

为《半个月亮》不俗。

这是一出黄梅戏。来自安庆

的戏，当然是黄梅戏。安庆是黄

梅戏的故乡。这出戏的女主演不

是大名鼎鼎的韩再芬，是好像默

默无闻的王琴。原来也是一级演

员，果然精湛，扮相及唱功都好得

很，让人体察到了久违的黄梅戏

“五朵金花”时代的幸福。男主角

之一是黄梅戏剧坛上的不老松黄

新德。20 多年间，五朵金花或凋

零，或暗香，或独放，总之，早已散

落到四面八方。而这棵不老松一

直坚守在黄梅戏土地上，像一颗全

心全意的螺丝钉，哪里需要就牢牢

地钉在哪里。自然，哪里都需要黄

新德。为此，他早已成为最美的绿

叶。这一次，黄新德做的是一片

“有毒的绿叶”，一个反派，一个末

日之徒，一个多情、分裂、歹毒的叫

做渡边的日本军官。

我没有料到《半个月亮》是这

样的。我甚至不忍心听到皖南至

今美如仙境的古村落曾经发生过

那样的故事，哪怕只是类似也不

行。无论是宏村、西递，还是其他

若干无名古村落，确乎是人类了不

起的遗产，一种在当下中国看来十

分奢侈的美好。虽说安徽不像江

西那样会做文章，把独家婺源推广

得几乎家喻户晓，但皖南系列古村

落的自在与完美绝对是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美的存在。在初春季节，

在油菜花盛开的季节到过皖南的

人，若是见过宏村，见过什么村，见

过山水相依、天人合一的盛景，一定

会择日做个回头客，一头扎进去，忘

乎所以地享受不可思议的清净与自

在。要知道，婺源在过去，只是皖南

的一部分。后来，婺源划给了江西，

徽州变成了黄山，皖南黟县、歙县一

带的独特魅力在舆论上似乎被弱化

了下去。但是，一直有很多人，一遍

一遍地前去，或是一次又一次梦回。

这一次，他们用一出戏把人带

到了皖南。

他们是安庆市大家文化传播

公司和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

吴敬东是大家文化传播公司

的老总。《半个月亮》由他创意策划，

由大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担主要

投资。这不是一时兴起。虽说大家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民营企业，但

多年来一直以发展黄梅戏文化为己

任，7年前还创办了安庆黄梅戏会

馆，至今已接待观众 30万人次，成

为安庆本土一个享誉全国的文化品

牌。近年来，大家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又组织有关人员发掘整理并出版

发行百段黄梅戏老唱腔——《寻找

湮逝的黄梅》，投资拍摄大型纪录片

《大戏黄梅》；公司还在黟县建立“中

国碧山戏剧文化创意基地”，为中国

戏剧创作人才提供全方位服务。《半

个月亮》就是根据黟县民歌《十送

郎》创意策划所得，可谓碧山戏剧文

化创意基地问世后的力作。

所谓力作，须得有厉害的人弄得。

吴敬东厉害。他有钱有爱有

慧眼，盯准了安徽的两块宝——黄

梅戏和古村落。

编剧余青峰厉害。他有才有

德有耐心，十易其稿，把鬼子与汉奸

都写成个人，担了好大的风险。

导演王晓鹰厉害。他有心有智

有本事，深入古村落，发现凤舞，捕捉

住《半个月亮》的核心形象、意象。

作曲徐志远厉害。舞美刘科

栋厉害。灯光周正平厉害。音乐一

点儿都不闹，却直指人心；舞美一点

儿都不复杂，却要什么来什么；灯光

一点儿都不炫目，却很会随机应

变。赏《半个月亮》的夜晚，除了被

情感刺痛、被思辨牵扯，觉得一切一

切，都细致精致得了得。

《半个月亮》的故事最后发生在

唐村。这虽然不合我意，却可能是

历史的真实，至少，是戏剧的权利。

就是那样，很简单，很壮烈。美丽的

村子里有美丽的莲花姑娘，多情、善

良、倔强，特别会唱歌。她爱，只一

心一意地爱打鬼子的山哥哥；她唱

柔情万种的《送郎歌》，只为情哥哥

一个人唱。偏偏，一个垂死的鬼子

在战败之际复原了一丝人性——出

于对夫人千惠的深情怀念，他想听

中国姑娘莲花唱的《送郎歌》。于

他，这是一件唾手可得的小意愿；于

她，这是宁死不能从的大原则。僵

持之间，善者更善，恶者更恶。原本

不过一首情歌，唱与不唱却关联着

全村老少的性命——山哥哥的妹

妹岚儿为此已经被逼自绝生命。

善与恶始终尖锐地对峙着，

这个简单的故事简直没办法讲下

去，《半个月亮》始终如一柄雪亮的

剑，横亘在莲花与乡亲们的脖颈上。

观众，如我一样的老牌观众也不得不

屏住呼吸，急切地想要知道这《送郎

歌》究竟是唱还是不唱啊？

还是唱了。莲花在渡边的牢

狱为死去的山哥哥放歌，这一唱竟

是永别时的深情哀号，这一唱竟是

力拔山兮的盖世豪迈。在《半个月

亮》的最后时刻，《送郎歌》变成锋

利的刀，刺向渡边的心灵，使得他

在难得清醒的刹那走向死亡。而

凤舞，作为唐村的传统，继续在传

统的节日风行，最后成为皖南古村

落的文化标本，镌刻在宗族祠堂的

墙壁上，世代睁着眼，看来来往往

的后人是否喜爱并懂得这份泣血

的凝重与美好。

《半个月亮》的出品单位与主

创人员们弄懂了凤舞，弄懂了黄梅

戏与古村落的关系，弄懂了安徽与

黄梅戏的关系，弄懂了人与情的关

系，弄懂了人与人性的关系。

所以，《半个月亮》真是很有难

度的戏，特别是，它试图揭示日本

鬼子与汉奸的内心世界，这样自取

其难的勇气，不能不令人感佩。

《半个月亮》自然不会自满，

为 了 美 丽 的 圆 满 ，它 会 自 查 其

缺。我愿由衷祝愿。

《
半
个
月
亮
》
升
起
来

赵

忱

大难来临

送情郎

心灵博弈


